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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我社自 1977年起 ，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

篇小说选 ，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 ，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

有广泛影响 。 1994 年后 ，这项工作一度中断 。 21 世纪肇始 ，根

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 ，我社决定恢复中 、短篇小说年选的

编选和出版工作 ，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 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 ，

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 、短篇小说 ，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

出我们的贡献 。

恢复出版的中 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《21 世纪年度小说

选》 ，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 ，长期做下去的决心 。 《21 世纪年

度小说选》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，各编一册 ，于次年元月出版 ；

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 、短篇小说 ，入选篇目的

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。

《21世纪年度小说选》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

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 ，他们应我社之邀 ，对当年的中 、短篇

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 、广泛的研讨 ，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

目 。 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，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 ，严格进

行编选 。 在此 ，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



云 　追 　月

叶 　 弥

　 　 认识云家兄妹是在“红”茶馆 。

“红”茶馆坐落太湖边 ，是这一带

最热闹的茶馆 。 有人在这儿办理生意

场上的交易 ，有人在这儿唱小曲讨钱 ，

时不时地会有打架的事儿发生 ，但也

不至于当场拔刀子 。 那天午饭 后 ，我

从厂房里出来 ，沿着一条青草小路朝

“红”茶馆走去 。 我是个外来户 ，凡事

小心 ，除了当地的领导 ，我从来不曾结

交当地人 。 五六十年前 ，这里遍地湖

盗 ，遐迩闻名 。 进出“红”茶馆的湖边

人 ，也许有一大半都是当年湖盗的后

代 ，他们脸上挂着温顺的笑容 ，裤腰里

挂着亮锃锃的刀子 。 谁也不能保证 ，

刀子都清清白白的 。

快到秋末了 。 这个时候总是乱糟

糟的 ，草和树一个劲地疯长 ，空气里到

处浮游着小昆虫 ，就是在白天 ，土地里

的虫子也拼命地鸣叫 。 这一切都告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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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 ：自然界跳着最后的探戈 ，这一年的繁华已经到了极顶 ，就

要朝下坠落了 。

今天上午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雨 ，干燥的土地滋润了一下 。

此时雨过天晴 ，云层里剥出来一轮黄灿灿的太阳 ，水淋淋的 ，没

有热力 。 湖边的芦花很快就被风吹干了 ，白色的 、干燥的芦花 ，

像灰尘腾起在湖边 ——— 整个湖边 。

面对如此壮观的自然 ，我最乐意想的是湖盗的事 。 若干年

前 ，湖盗们驾着帆船 ，出现在同样的良辰美景中 。 打家劫舍 ，也

曾经如此诗情画意 ？

过了一会儿 ，我结束浮想联翩 ，朝“红”茶馆走去 。 我不爱结

交湖边人 ，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年湖盗的后代 。 他们具有明

显的性格特征 ：固执 、强悍 ，具有危险的激情 。 我之所以今天会

去 ，都是冲着“红”茶馆的老板 。 他是这一带暗路上的领袖 ，谁家

出了事 ，找他调停没错 。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：“红”茶馆的老板据

说是这座城市最早的“红卫兵”之一 ，他的革命激情从那个特殊

的年代延续至今 ，只要气候允许 ，他总要穿一件前胸印有大红五

角星的汗衫 。 他当年用过的红袖章贴在大堂里 ，与供奉的财神

放在一起 。 这老板姓洪 。 我对这种特殊人物感兴趣 。

我刚走到茶馆门口 ，茶馆的老板娘就迎出来了 。 她的出现

至少有三个含义 ：

一 、我是贵客 ；

二 、我是一个女贵客 ；

三 、今天的茶钱是免费的 。

除了以上的感觉 ，我还敏感地预见到 ：今天会有一些不同寻

常的事发生 。 至于是哪方面的事 ，还不清楚 。 老太太骑驴看唱

本 ，走着瞧 。

果然 ，二楼的楼梯上走下来一个人 ，这个人对我说 ：“薛厂

长 ，你来了正好 ，楼上三缺一 ，你有没有兴趣 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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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当然就是薛厂长 ，这个人是做五金的郁厂长 ，他有一个如

花美眷 ，成天给他惹麻烦 。 他少了一根小拇指头 ，就是他情敌的

杰作 。 我上了楼 ，看见靠窗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位男士 ，一位是鲁

厂长 ，他也是做五金的 ，与我有生意上的往来 。另有一位剽悍的

四十来岁的男士端坐在那儿 。 我不认识 。他后面还坐着一位三

十岁左右的妇女 ，梳了一根大辫子 ，在脑后盘成一个乌黑的髻 ，

发髻上插满娇嫩的白兰花 ，香气袭人 。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 。

出于女性的直觉 ，我判断 ，这样戴花的方式预示着内心的某种狂

乱 。 我看了她一眼 ，她也看了我一眼 ，眼睛里轻快的波光一闪 ，

椭圆形的脸上一派善意和平静 ，没有任何被压抑的东西 。 然后 ，

她从桌子上捡起一只石榴 ，剥开来 ，静穆地吃起石榴子 。 她很懂

得吃石榴的方法 。

厂长们打的是现在流行的一种牌 ，赌注很大 。 恰好我十分

喜欢玩这种牌 。 我坐下来的时候 ，那位剽悍的男士站起来了 ，双

手在桌子上一分 ，说 ：“我不打 。 我从来不和女人赌钱 。”郁厂长

对他说 ：“这位是薛厂长 ，她的爷爷薛三公子是当年有名的赌

王 。”剽悍的男士垂下眼睛 ，朝我略微点一点头 ，轻轻地说 ：“那

么 ，讨教了 。”坐下了 。 他的姿态告诉我 ，他之所以坐下 ，只是看

在当年的赌王薛三公子分上 。 这是个讲究原则的人物 。

在发牌前 ，郁厂长指着剽悍的男士对我说 ：“这位是云厂长 ，

云如海 。 那位是他的 ，呃 … … ”云厂长接着郁厂长的话音说 ：“我

妹子 。 云扣子 。”他对我客气多了 。 当然 ，起作用的是当年的赌

王薛三公子 。

这时候 ，那位女士 ，云扣子说话了 ，慢悠悠的 ，语气怪怪的 ：

“什么妹子 ？我就是他的女用人 。”与她戴花的方式一样 ，她这句

话也耐人寻味 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 ：她对妹子的身份感到不满意 ，

但又不便直截了当地否定 。

我这天的手气特别好 ，云如海手气特别差 ，我赢的钱都是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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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赢了有两万多 。 傍晚时分 ，外面的芦苇丛里传出一声悠长的

鸟鸣 ，云如海把手上的牌一扔 ，瞧一眼云扣子 ，赌气地说 ：“不玩

了 。 我和女人打牌总是输的 ，因为女人身上有一股味道叫人分

心 。 扣子 ，走 ，我们到芦苇荡里打野鸭去 。难得这么好天气 。”

云扣子应声拿起倚在墙上的一杆猎枪 ，跟着他大步走了 。

他们走到湖边 ，解开系在一棵柳树上的小船 ，云扣子一划双桨 ，

船就朝着湖心里面去了 。 湖心里长着许多不知名的小岛 ，岛上

有成群的野鸡野鸭 。 这一年还没有禁猎 。

这就是我认识云家兄妹的经过 。我马上就知道他们不是亲

兄妹 ，他们真正的关系是暧昧的 。

那天晚上 ，云家兄妹走了以后 ，“红”茶馆的洪老板回来了 。

于是 ，我与郁 、鲁二位厂长就被他留着吃饭 。这一顿饭让我终生

难忘 。 各种各样的湖鲜堆满桌子 ，觥筹交错 。与之相配的是 ，洪

老板讲述了他的所谓的革命生涯 。 他一面说着话 ，一面不时看

我一眼 ，貌似漫不经心 ，只有我知道他的心思 。所以这天晚上我

也很兴奋 ，云里雾里地 ，说话也有点失态 … … 满桌奢侈 ，满耳荒

诞 ，这才是真正的奢华生活 ！我们正说着 ，听得湖里传来一声闷

闷的枪响 。 郁厂长说 ：“云如海回来了 。”

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云家兄妹身上 。

猎枪是云扣子的 。 她虽然也姓云 ，但与云如海出了五服 。

沿湖的小渔村里 ，许多人家都姓同一个姓 ，同姓之间 ，有时候也

通婚 。 云扣子有一个姑妈 ，当年是这一方水域出名的女盗 ，她的

心狠手辣超过了所有的男人 。 传说她终生未婚 ，私生活极为严

谨 。 除了杀人 ，她还爱好绣牡丹 。 她常常化装成一个整肃干净

的中年妇女 ，拿着她的绣品到出名的绣娘家里去讨教 。 她死在

日本人的手里 。 日本人把她像标本一样钉在木头上 ，她受难时

安静的神情一直是这方民众心里的痛 。 她死后 ，这杆猎枪几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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辗转 ，到了她最小的弟弟 ——— 云扣子的父亲手中 。 云扣子的父

亲用这杆猎枪打死了不忠的妻子 ，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他和妻子

之间的爱恨情仇 。

于是就有了一个特别的夜晚 ，这个特别的夜晚风雪交加 。

云如海村长料理完云扣子父亲的后事 ，踏着厚厚的积雪 ，来到云

扣子的家 。 这已经不再是个家了 ，凭空少了两个人 ，使这个家现

出无比的凄凉 ，风雪之中 ，真正是家徒四壁 。

这个夜晚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：当云扣子把门给他打开

时 ，他愣住了 。 他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热切的脸 ，这张脸毫不掩饰

对他的渴求 。 在那一刻 ，他觉得自己对她的渴求更甚 ，仿佛一个

旧的美梦复苏了 ，他将来的日子会沿着梦中之路飘荡 。

云如海心中一荡 ，马上克制住自己 。他简单地告诉她 ，鉴于

她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悲剧 ，作为村长 ，他有责任让她安然渡

过这个难关 。 他希望她搬过去与他的寡母同住 。

云如海带走了云扣子 ，云扣子带走了那杆猎枪 。

按照云如海的提议 ，他与云扣子应该是兄妹相称 。 他迫不

及待地这么提议 ，一下子就把自己和云扣子两个人的路都堵死

了 。 但是这村里的人都说 ，云扣子从跟着云如海回去的那一天

起 ，心里就存着奢望 ，并且把这奢望发展到极限 。她是不切实际

的 ，偏偏又固执 ，她有父辈身上的那种强悍 。

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，我们不知道 。云如海的寡母是个聋子 ，

这么个风雪交加之夜 ，四方出现的神灵也不会多管闲事 。 第二

天中午 ，云如海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 ，请了一些该请的人 ，见证

他与云扣子结拜为兄妹 。 他在酒席上宣布 ，他将在年底迎娶副

村长家的千金 。 大家看看云扣子的脸色 ，不难猜测夜里发生过

什么事 。 她脸色铁青 ，右手捏成拳头放在桌子上 ，一只肩膀高一

只肩膀低 ，随时要离开宴会的架势 。 云如海走到她后面 ，一只手

按下她高起来的肩膀 ，轻而易举地打消了她的念头 。 一个知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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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报的女人 ，一个不肯趁人之危的男人 。女人对男人怀有深情 ，

那男人不愿按着她的心思走 。

云扣子如坐针毡 。 过了一会儿 ，她还是站起来走了 ，眼神直

直地 ，对谁也不打招呼 。

她一走 ，这里坐着的老人开始劝云如海 ，说云扣子这个女人

性格太过强悍 ，这种女人收留在家是不吉利的 。 她的父亲打死

了她的母亲 ，怎么说也是个杀人犯 。 她身上流的是杀人犯的血 。

但是云如海认为 ，女人怎么会强过男人呢 ？他云如海这辈子从

来没有被女人做过主 。 女人在他面前从来都是乖乖的 ，只能表

现柔顺的一面 。

下午 ，天还在下着雪 ，不过已经很小了 ，细碎的小雪花懒散

地不经意地飘洒 。 一夜下来 ，世界涨大了一倍 ，显得笨拙 、安宁 、

温暖 。 云扣子的脸上反衬着雪光 ，显得精神抖擞 。她提着猎枪 ，

站在湖边一棵干枯的老柳树下 ，拦截一个女人 。她站在那儿 ，与

周围的风景融合成一体 ，清静而悠远 ，合成一幅中国水墨画的意

境 。

不久 ，从路的那头过来一个女人 ，粉红的衣服 ，手里提着一

只大篮子 ，她就是云如海年底要娶的女人 。婚期在即 ，她像所有

的女人那样 ，因为幸福而变得行动迟缓 ，也因为幸福而失去判断

能力 。 她慢慢地走过来 ，抬起水汪汪的眼睛看了云扣子一眼 。

她不知道云扣子在这里干什么 ，她也不想知道 ，这事好像与她无

关 。

云扣子脸色立刻煞白 。 她看见了云如海的女人粉红的衣

裳 ，艳丽的嘴唇 ，这周围柔软的风景与她是如此相配 ，简直是上

天特意为她安排的 。 她抬眼看人的时候 ，眼睛是水汪汪的 ，她的

脸颊比她粉红的衣裳略深一些 ，映照在她的眼睛里 ，让她眼睛里

的水光带着些许娇柔的红影 。

这是个粉红的水做的女人 ，云扣子现在是个白里带青的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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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，她戴着白孝 ，脸色煞白 ，嘴唇发青 ，满心眼里愤恨 。 她举起猎

枪的一刹那 ，仿佛看见云如海严厉的神色 。她一迟疑 ，马上又放

下了枪 。 突然她上前一步 ，鲁莽地把云如海的女人推倒在地 ，在

她身上踢了一脚后 ，失声大哭 。

这种没头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是 ：云如海把她赶回了她自

己的家 。 云如海认为 ，既然已是结拜兄妹 ，那么大家就应该守好

自己的本分 。 云扣子破坏了规矩 ，她只好回家 。

这件事上 ，云扣子没能强过她的结拜哥哥 。

年底 ，云如海大婚 。 他没有让云扣子回来 ，也禁止别人谈论

婚事的确切日期 。 但是大婚前夕 ，云扣子还是预感到了 。 她颇

像一头触觉灵敏的蜘蛛 ，或者一头嗅觉灵敏的野兽 。 她还是一

只鸟 ，能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中感受到危险 。 但这一晚她还是

睡得非常踏实 。 她是个农村孩子 ，从来不去多想什么 。 难挨之

夜被她轻松地度过了 。 第二天 ，屋外传来喜气洋洋的唢呐声 ，她

睁开眼睛 ，听了一下 ，又睡去了 。

她睡了整整七天七夜 。

第五天上 ，她被邻居发现 ，但她拒绝醒来 ，更拒绝吃喝 ，还是

迷迷糊糊地睡 。 医生不能给她施行补液 ，因为她的静脉已经干

瘪得无法插进针头 。

云如海只能出现了 。 他走进云扣子那个凄凉的小屋子 ，把

她抱出来 ，送到了镇医院 ，一直沉默地陪着她 ，直到她脱离危险 。

他铁青着脸 ，显得很无奈 。

新娘子在家里伤心地哭了一场 。这种事 ，碰到谁都会哭的 。

问题是 ，她是个不该伤心的新娘子 。 村里的人都议论说 ，云扣子

这一回强过了云如海 。 她赢了 。 她到底是强盗头子的后代 ，做

事也是响当当的 ，斩钉截铁的 。

几年过后 ，云如海接下老父亲的小厂 ，发家致富 ，成了这一

方有名的老板 ，他带着妻子以及两个弟弟 ，经营着若干赚钱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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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。 他还有一个虎实的儿子 ，将会是家族事业的接班人 。

云扣子单身只影 ，还是一个人 。 她拒绝任何走近她的男子 。

谁都看得出来 ，她还想回到云如海的身边 。 她在耐心等待机会

来临 。

从窗户里望出去 ，云家兄妹已到岸边 ，云扣子把船横在了湖

边 。 云扣子的姿态很迷人 ，举动之间颇有节奏感 ，风韵十足 。 她

还挎着枪 。 湖边的女人都适合挎枪 。

郁厂长说 ：“这杆枪 ，当年云厂长费了好大的心思才从公安

那里弄出来 。”洪老板一边吸雪茄一边说 ：“我看他将来会伤在这

杆枪底下 ，这杆枪不吉利 ，我闻到枪上有一股血腥气 。 它还想喝

血 。”老板娘赶紧“嘘”一声 ，中止了这个话头 。

云家兄妹并不马上到茶馆来 ，云扣子拿出一把笛子递给云

如海 ，云如海坐在湖边 ，吹起笛子来了 。云扣子坐在他旁边 。 看

不出他们之间的对抗 ，看不到什么将被毁灭 ，一切都生动 ，仿佛

都在建设之中 。 于是我猜想 ：也许是爱消除了怨恨 。

湖水一望无际 ，这个季节 ，这里出产有莲蓬 、藕 、菱角 、白果 、

枣子 、橘子 、蟹 … … 女人 ，这个季节的女人是最漂亮的 ，因为女人

在收获的时候心情最为恬静 。

傍晚六点多钟时 ，月亮从东边升起来 ，油油的 ，黄黄的 ，不像

秋天的月亮 。 令人想起春暖花开的时候 ，空气里含着暧昧的 、怀

春的气息 。 就在云如海吹笛子的过程里 ，月亮渐渐升起在空中 ，

眼看着它白了 、冷了 、瘦了 。 空气也变得洁净 ，略带一丝寒意 。

冷而瘦的月亮 ，是秋末的月亮 。

第二次见到云家兄妹 ，是在八年以后 。 虽然同在一个地区

办厂 ，但他的厂离我最远 ，我们做的也不是一个行当 。 这期间 ，

我又听说云如海携着家眷到邻近的一个城市发展去了 ，云扣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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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跟着去了 。 我的厂几经搬迁 ，最后又搬回到了湖边 。 这是二

○○三年的冬天 ，厂里的机器正式开动的那天 ，冷到了零下六

度 ，在我们这个亚热带季风性的城市里 ，这是不常见的低温 。 我

养的月季花 ，昨天夜里忘了收进来 ，所幸它还活着 ，花朵红艳艳

的 ，令人惊叹 。月季花的边上 ，荒芜的草地里 ，有一株被人遗弃

的白梅 ，此时开了一树的白花 。

天空混浊 ，不见云彩 。 太阳悬在头顶上很高的地方 ，银白色

的 ，平面的 ，像一个纸做的月亮 。 站在一树烂漫的白梅花下 ，看

白色的太阳 ，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。

傍晚 ，发生了一件真正匪夷所思的事 ：云家兄妹投奔我来

了 。

我一时并没有认出他们 ，看得出来 ，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我的

厂区 。 当时 ，门房老张跑来告诉我 ，有一个妇女背着一个老头子

跪在门口 ，请求收留一晚 。 门房老张还说 ，这两个人浑身是血 ，

肯定是被仇家追打而来 。 而且 ，他们一路上已被人拒绝多次 。

这种样子的人 ，别人是不敢惹的 ，所以最好不要收留他们 。

我跟随老张走过去 ，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女人 ，她披头散发 ，

跪在铁门的栅栏前 ，脸朝着西沉的白太阳抬起 。 她凄凉的样子

深深打动了我 ，我明确地感到 ，她的凄凉不是软弱无力的 ，她的

刚强触手可及 。

然后我看清了她手上拄着的东西 ：一杆猎枪 。

我认出这是云扣子 。 八年以后的第二次见面 ，她的变化很

大 ，她成了一个黄而胖的妇人 ，但是她的悲哀还是美丽的 。 一个

拿枪的女人 ，一个背负着亲人逃难的女人 ，她疲惫而绝望 ，希望

生活中会有奇迹发生 。 她脚下躺着一个人 ———云如海 ？

确实是云如海 。

我收留了他们 。

八年前 ，“红”茶馆的洪老板曾经断言 ：云如海将伤在云扣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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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猎枪底下 。 事实恰好相反 ，云扣子用枪救了云如海 。 原因是 ：

云如海的妻子伙同了他十八岁的儿子和他两个弟弟 ，把他从家

里赶了出来 。 云如海工作上独断专行 ，又想减少他们名下的股

份 。 这里发生这种事我并不奇怪 ，他们都是湖盗的后代 ，风花雪

月并不能掩盖明火执仗 。 一些要人命的事突然就发生了 ，毫无

预兆 。

那天是云如海的生日 ，他的两个弟弟下午五时到他家里给

他贺寿 。 两个弟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，云如海的妻子也

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。 他们始终不说一句话 ，也不互相递眼色 ，阴

沉 ，忧心忡忡 。 他们早就策划好了阴谋 ，就是不知道时机在什么

时候到来 。

云扣子在厨房里 。 云如海的儿子五岁过生日大宴宾客时 ，

家里需要再添一个保姆 ，她以保姆的身份得以再次回到云如海

的身边 。

云如海是晚上七点多才到家的 ，他看了看一桌子的菜肴 ，又

看了一眼客厅里等候他的众人 ，上楼去了 。 他一直没有下来 。

到八点钟的时候 ，云如海的妻子来到厨房 ，命令云扣子 ：“你去叫

他下来 。”云扣子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：“我还要烧一个汤 。”云如海

的妻子冷冷地说 ：“今天没有人想喝你的汤 。”

云扣子脱下罩衫 ，泡了一杯云如海爱喝的绿茶 ，双手捧着 ，

来到二楼云如海的卧室 。 卧室的门关着 ，云扣子看见这扇门 ，心

中惊了一下 ，猛然记起一件事 ，差点把茶打翻了 ：有一天夜里 ，她

梦游了 ，从一楼上到二楼 ，就是停留在这扇门前 。第二天她醒来

时 ，恍惚记得夜里曾经做过一件什么事 ，但是无论如何想不起来

究竟做过什么事 。 今天她看见这扇关着的门 ，仿佛旧梦重温 ，记

起自己如何从床上起来 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绸睡衣 ，赤着

脚 ，飘飘然的 ，肉体附在灵魂上 ，灵魂又依托着蓝睡衣 ，对眼睛里

闪过的物件都视而不见 。 最后 ，久久地停留在这扇门前 。 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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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值得怀恋的时刻 ，在梦游里 ，她的爱情没有痛感 ，没有欲求 ，

也没有恐惧 。 她的爱脱离了琐碎的尘世 ，单纯 、空灵 ，小如针尖 ，

又大到无垠 。

奇特的命运在作怪 ，它让云扣子在这时候重温了那一夜的

梦游之景 ，这种温习产生了如此后果 ：云扣子会为云如海赴汤蹈

火 ，死而无憾 。

云扣子敲门 ，进门 ，奉茶 ，赔小心说着一两句话 ，她做着一系

列的动作 ，云如海却始终坐在书桌前 ，不说一句话 ，他根本就不

会想到一个阴谋早就等着他了 ，他自信 ，有时候十分自大 。 后来

他蓦地站起来 ，大踏步到楼下去了 。

片刻之后 ，楼下响起剧烈的打斗声 。

这是一场为了利益分配引发的家族内部争斗 。形势完全是

一边倒 。 当云如海从楼上下来时 ，他儿子听见父亲的脚步声 ，首

先从他的屋子里冲出来 ，小牛犊一样 ，狠狠推了父亲一把 ，然后 ，

他一拳击在父亲的脖子上 。 这些动作他做得轻轻松松 ，因为他

父亲花了钱请教练教过他 。 他本来也爱父亲 ，但是他更爱母亲 。

母亲让他选择一个爱 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 ，舍弃了严厉的

父亲 。 他打了父亲一拳之后 ，两个叔叔热血沸腾 ，挥拳上来替他

压阵 。

云扣子看见了这一幕 ，马上回到楼上 ，到云如海的房里拿出

猎枪 。 她现在已经发福了 ，脚步和她的表情一样迟缓 。 但她胸

有成竹 ，从容淡定 ，她举起枪 ，一枪把天花板上的吊灯打落在地 。

退回若干年 ，她就是个打家劫舍的女湖盗 ，一个女亡命之徒 。 所

不同的是 ，湖盗杀人为钱财 ，她为爱情 。

晚上 ，我在家里吃好晚饭 ，惦记着投奔来的云家兄妹 。 他们

住在厂里 ，与门房老张暂时住在一起 。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老张 ，

老张对我说 ，他们已经从医院里回来了 ，女的没大碍 ，男的断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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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根肋骨 ，在医院做了固定 ，也回来了 。他们喝了老张煮的赤豆

稀粥 ，就像吃了回魂丹 ，眼神炯炯的 ，不想睡觉 。 我笑着告诉老

张 ，他们不想睡觉 ，确实是他煮的赤豆粥有回魂丹的功效 。 但是

还有一个原因 ，心里事多的人 ，一定会眼神炯炯的不想睡觉 。 不

像他老张 ，心里没事 ，睡觉从来都是一沾枕头就进爪哇国 。

我住的地方离厂区不远 ，走路二十多分钟就到了 。 我拿上

母亲给云家兄妹准备的薄被 ，徒步而行 。快到厂门的时候 ，天空

中现出两道探照灯的光 ，长而笔直 ，劈到云上面 。 它是如此锋

利 ，以至于它每次碰到云的时候 ，我总是忍不住地要大叫起来 。

这种莫名其妙的痛感使我联想到云家兄妹 ，一些关于命运的事 。

路上有雾 ，雾不浓 ，但是雾珠如细雨扑面而来 ，我的脸上和

身上缀满了水珍珠 。 我颇像一棵挂满珍珠的树 。

看见门房了 。 屋子周围低低地绕着白雾 ，屋子像要腾空升

起来了 。 我刚才在想一些关于命运的事 ，现在又看见如此玄虚

的景象 ，不禁害怕起来 ，仿佛鬼神之类的东西马上就会出现 。 突

然门房的门开了 ，云扣子从里面走出来 ，径直找了一个地方 ，把

自己藏到暗处 ，身体倚在墙上 。 她的样子告诉我 ：她此刻心事重

重 … …

总而言之 ，这是个多愁善感之夜 。

我过去问她 ：“雾气这么大 ，怎么站在门外 ？要淋湿的 。”

她转过身来回答我 ：“我算想明白了一件事 ，你是人家手背

上的肉 ，就不可能长在人家手心上 。”

这句话任谁听见了都会笑 ，所以我笑了起来 。我告诉她 ，做

人家手背上的肉就很不简单了 ，有些人过了一辈子 ，只是他自己

的肉 ，生长 、腐烂 、毁灭 ，只与他自己有关 。如果你是人家手背上

的肉 ，就应该感谢老天爷 ，让你一不小心幸运地成了人家手背上

的肉 ，你这一辈子就与这个人血肉相连了 。 世上只有少数人有

这个福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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